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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这是一个古老的矿区，在两面环山的狭长地带里，一条山涧小河

蜿蜒曲折，从矿区中间流过，像一条锦带飘落在山间，与东边山坡上

郁郁葱葱的矿工林相得益彰，形成一道青山绿水靓丽的凤景线，生活

在这里的人们，尽情享受着大自然的恩惠。自从清末到现在，岁月的

沧桑，历史的风云，像大浪淘沙一样，淘去了她的同龄者和后来者，

而她却依然风韵犹存，风光依旧，依然青春不老，屹立在国企之林，

那是因为有一代代走窑人，终生在这里谱写着壮丽的歌。  

那是一个寻常的日子，山，还是那道山，太阳还是从那山坳里爬

出来，河，还是那条河，依旧在哗哗作响，仿佛唱着走窑人的歌。日

头已有一杆高了，把大地照得暖洋洋的，每到这时，一个个走窑人，

不约而同，三五成群，聚集在小河边的垂柳下，矿场中，彼此指着银

髮冉冉，皱纹纵横的老脸，诉说着走窑人的艰辛，走窑人的辉煌，走

窑汉子的豪迈和骄傲。  

就在这时，一拉溜喘着粗气的 “壳泡虫 ”嘎然而止，停在走窑人的

面前，车门开处，一个皓首白须的老人从车内走出，他老眼昏花地举

目望望这阔别已久的地方，这里已物非人非，十分陌生，不认识了，

谁还知道他这个老头子？  

不，有人认出他了，那是李娃，一个挨过他打的小窑工： ”你，

你是吴包工，吴老二？ ”  

“你，你是——啊！想起来了，老李，李娃！不能再叫老称呼了，

过时了。 ”  

“别见怪，叫惯了。 ”  

于是，两人拥抱在一起。听说吴老二是回来拜谒老君庙的，就被

李娃拦住了，说早没了，还看啥？吴老二坚持要去，那怕见见一块砖

瓦也行。当年他来老君庙烧香求子，离开这儿一年后，果然喜得一子，

后辗转去了台湾，这回是专程回来还愿的，感谢老君爷给了他个儿子。

须臾，几个人便陪着他向老君庙旧址走去。  

来到旧址前，吴老二惊讶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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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君庙哪儿去了？ ”  

“毁了！”有人告诉他，那年来了群 “红卫兵 ”，说老君庙是 “四旧 ”，

七手八脚就给扒了，也没人敢管。  

“盖，再盖！ ”吴老二气粗地说， ”还盖这儿。 ”  

“钱？ ”陪同的县里政协主席问。  

“我出！ ”吴老二从车内拿出密玛箱，往地下一撂说， “先用这钱，

不够我再汇。 ”  

忽的，他又想起一件重要的事，问同行的走窑人：  

“哨子，那哑巴吹的哨子呢？ ”  

“哑巴带走了。 ”  

“再打，打个金的，钱我还出。 ”  

“不用了，在这呐！ ”政协主席从衣兜里掏出昔日吹的哨子说， ”

你看，是不是这个？ ”  

吴老二更诧异了，搁疑地问： “你——”  

“我就是哑巴。 ”  

“啊！ ”吴老二上去握住政协主席的手说， ”你的，共党的干活。 ”  

说得在场的人哈哈笑起来。  

中午，吴老二嵻概解囊，在矿区歺厅请客，宴请他那一代的走窑

人。席间，大伙边吃、边聊，你一言我一语，争先恐后诉说着那走窑

的岁月……  

第一章  黑色石头也诱惑  
这是一个神秘的地方，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孕育了许多动、植

物，也孕育了丰富的矿产资源，更有一代代走窑人，在这里演绎了烩

炙人口，世代流传的神秘的故事和传说。这里有个石头洞穴，传为八

仙之一的何仙姑修炼成仙的地方，深不可测，多少年无人敢进，留下

不解的谜团，离何仙洞不远还有个二郎洞，又说是二郎杨戬的凡间住

所，他曾在大旱之年，为百姓降下甘霖，人们把他的神像供奉在这山

洞里，神案上竟置有天书一册，灯台一个，威武的二郎神端坐其间，

据说可从身边的小洞直达洛宁，但从无人进去过，黑洞洞的，万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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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怎么办？洞前的十八盘沟中，还有一石洞，很早就住有巨蛇一条出

没，像盆一样粗，头大如斗，多有路人和牧童被吃，以致于此地人烟

稀少，土地荒芜，很是凄凉。后来，朱洪武把山西洪洞大槐树下的人

移到这儿，这里才有了村庄住户。那马头山北麓的不流泉，也很神奇，

无论春夏秋冬，雨天旱天，那泉里总是一泓清水，并不溢出，养育着

辈辈移来的人，能说不神吗？  

但因这里山川连绵，土地贫瘠，干旱少雨，三年一小旱，十年一

大旱。全靠天吃饭，自古就是人迹罕至的蛮荒之地。但老天爷总是公

平的，粮食收得少不要紧，再给点东西补补呀。  

很早以前，这里虽是树木茂密。野兽出没的无人区，却有一条官

道通两京。公元前 628 年，秦国穆公以为有内应必胜，欲东征郑国。

百里奚等劝道：千里行军，劳师袭远，必在崤山地界，遭伏兵袭击，

全军覆没。但穆公不听规劝 .遂派孟明视、西乞术为将，带兵攻打郑

国。当东征不成，无功而返，途经这崤山地界之狭道时，遭到晋军的

伏击，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 ”崤之战 ”，使秦军全军覆灭，连元帅和大

将也作了俘虏，秦王为此痛心疾首 .，多年后才将大将要回。  

三国时期，曹操为西征汉中，派兵派将，费时费力地在此间开辟

了山间险道—崤函古道，是丝绸之路唯一的山间要隘，素有车不双行，

马不并鞍之说。公元 968 年，唐代诗人杜甫在巩县故里小住，忽闻 ”

安史之乱 ”战火骤起，他急赴长安皇帝身边。途中投宿在山间小村石

壕镇，亲眼目睹了战乱不止，四处抓丁，民不聊生的惨状，于是，便

挥毫写下了千古绝唱《石壕史》”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这些

历史故事和人物，都给这儿增添了神秘的色彩。  

更神秘、更诱人的是这里物华天宝。矿藏丰富，有物质多样性的

美誉，尤以能炼铁、炼钢的主焦煤最为出名，简直就是造物主的恩赐，

不仅发热量高，且结焦性能极好，是冶炼必不可少的好东西，因而受

到觊觎和青睐，历史上早有开采。雍正初年，陕州州牧范某就有官三

民七之约，在此挖洞采煤，（官商勾结，古已有之）因所得不抵资而

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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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挖煤是和大自然作斗争，常受到地球的报复，可谓虎口夺食，

险象环生，矿难事故时有发生，直至今日。但不知是哪位是第一个吃

螃蟹的先生，竟研发出老君爷是挖煤人祖先的项目，称之为 ”窑神 ”，

说他是挖煤人的保护神，必日日烧香以敬之，因此，凡有煤窑的地方，

建老君庙的善举日盛，数量之多，规模之大，那真是前无古人，后无

来者。乾壕村的重修老君庙碑就写有乾隆朝时，这里已点石成金，堆

煤如山，窑主们大发其财。为谢太上老君保佑之鸿恩，不惜捐重金，

修葺老君庙，一时成为当地最大的庙宇，香火颇盛，求神福佑者众，

经久不衰，看来，建老君庙的事儿早就有了。  

这儿神秘不神秘？你说呢！  

不过这些了，都是陈谷子旧芝麻，老掉牙的往事，咱们还是说说

离我们近点的事儿吧。  

且说清光绪二十年，正值戊戌变法时，七君子轻车上疏光绪帝，

强烈倡导科学文化，改革政治制度，开展洋务运动，兴办农工商业，

废除科举考试，开办新式学堂。此消息传至这儿，富人老财纷纷谋划

兴工兴商，建店设号。以富国强民，光宗耀祖，这一年好像是暖冬，

已经是十月了，天还不冷，但庄户人家大都闲了下来，虽说天还暖和，

也已经是 ”过了十月一，身上棉墩墩了 ”。吃罢饭时饭（早饭），山崖

村的王崇德身着黑粗布小棉袄，头戴瓜皮帽，握着杆旱烟袋，悠闲地

走进财主段克仁的院子，串门谝川段克仁在这方园几十里，是最有钱

的财主，光看看这院子的派头，就知不是常人之居了。段家院外的一

株大槐树，据说是他先人所栽，至今少说也有三百年了，树冠三个人

搂不住；那门楼更是讲究，不仅又高又大，房脊上还有五脊六兽，飞

椽斗拱格子窗，两扇大门足有五寸厚，门上的六十六个黄色大泡钉，

那也是很有讲究的，是取三六九皇道吉日之意，更取六六大顺之祥，

又有六畜兴旺之求，可谓匠心独运，形神兼备。大门两侧有砖雕楹联

一幅，上刻：  

耕读传家久，无非积德；  

忠孝继世长，还是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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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后有带暗肖的双门闩，并有一榨见枋的横木作挡，若有敌情，

把横木插进两边墙上的方孔内，纵有七八条好汉也难撞开大门，更何

况院内还有通道可上门楼上的天窑，天窑上有枪孔可射击刀客（土匪）。

光绪三年大旱，饥民们无奈，弃农从匪，上山落草为盗，抢掠富户，

打家劫舍，民无宁日。那天洛宁刀客来抢，段家硬是凭借这道设施挡

住了刀客。听说他还有火枪两三支，更是固若金汤了。  

此时段克仁正坐在上房正窑内的太师椅上，悠闲地吸着兰花烟，

那考究的白铜烟锅，玉石烟嘴，和一串玛瑙珍珠吊着的烟荷包，更给

这个老几平漆了几分斯文，从竹门帘的隙缝中见崇德进了院，赶忙把

帘子掀起走出来，双手抱拳，笑脸相迎说： “大清早的，王崇德，稀

客，稀客！吃啦没有？ ”  

“吃啦，吃啦，你也吃啦吧？ ”（豫西人见面先说吃，口头语）  

二人一左一右落座，王崇德用火镰打着棉绒，燃着了烟，吧嗒几

口后，段老板先开了口： “老弟，看你好像有事儿吧？ ”  

崇德常来，也不掩饰，说道： “老弟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恕我

直言，想跟你商量点事！ ”  

“说吧，说吧，别见外！ ”  

王崇德并非凡人，他早年上过几年私塾，也是识文断字之人，教

过私学，当过先生，都说家有二斗糠，不当孩子王，崇德难耐清贫，

不甘寂寞，干脆辞教在家，当起乡绅来。红白善事，婚丧嫁娶，阴宅

阳宅，村里人都请他当礼先，作总管，也算是头面人物了，很受人高

看，他慢条斯理地说：  

“京城传来消息说，大清要变法啦，康有为等七个人给皇帝上疏，

叫兴办工商业，这可是好兆头啊！ ”  

段老板吃劲吸了口烟，一边吐雾，一边不以为然地说：  

“咱一个庄稼人，管那做（ zoh）球哩，再说咱也不懂那工商行规，

隔行不取利呀！ ”  

崇德诡谲、卖弄地诱导说： “要是能发财，又不费劲，你也不干

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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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克仁是个不愿露声色的人，之前他去干壕赶集，就听打山西过

来的客商说，你都这河南胯子也不赶赶时兴，到这会生意上还烧柴禾，

咱那边早烧炭了，省事耐烧，根本用不着人烧火。可听的人诧异了，

啥叫炭？炭是啥样？谁见过？咋没听老辈人说过呢！这下把山西人问

急了，不耐烦也不屑地说，就是从地下刨出的黑石头黑碴碴，点着就

冒黑烟，就起火焰，听说你这哒不远就有，乡傥老兄们，真是……”  

几句话把段克仁说得犯了心思，他佯装闲人，独自到干壕街的南

洼去找炭，走着问着，指望有所发现。因为街东是大路，北边是山，

只有南洼一带是平地，听说先前有人在这开过窑口，发了煤财，敢情

就在这哒？他边走边瞅，果真就见了一堆黑乎乎的碴堆，就如获至宝

地抓了一把揣在身上。  

从那天起，他一连多天都没睡好觉，做梦常梦见那黑色的神石头，

燃起了熊熊大火，他急忙去看，一不小心，把眉毛都给燎了。他弄不

明白，也没地方去问，一直闷在心里，看着胡芦难成瓢，也急着呢！

今儿听王崇德这一说，死了的心又活了。他试探着问崇德：  

“老弟，你可是教书先儿，识文断字，比老哥强，你说咱能弄点

啥？ ”  

不想王崇德也故作镇静，不慌不忙地从衣兜里掏出用白棉纸包着

的黑石头碴碴说：  

“就弄这，准能发！ ”  

“啊……”段老先生深吸了一口气，从王崇德手里接过那纸包包，

解开一看，跟他带回的一模一样，也是他梦见的东西，就问：  

“你也是从干壕南洼弄的 ”？  

“你咋知道的？ ”王崇德惊异地问。  

克仁老兄并不回答，而是掀开箱柜，取出用布包着的黑碴： ”看

看 .跟你的一样不一样？ ”  

王崇德眉开眼笑地说； ”想到一起了，姜还是老的辣，咋弄？咱

走窑吧！ ”  

“哪有哇，它是啥？得弄清楚了，咱可不能瞎子走路—胡摸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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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心吧，老兄，我心里没个八八九九，敢来你跟前班门弄斧吗！

我打听过了，也查字典啦，古人叫碳，后来就叫煤，咱这儿可能很多，

很好刨哩。 ”  

俩人越说越对脾气，商定由段克仁出钱出粮，王崇德当总管，招

募劳力，聘请个行家，趁农闲择日开工。段克仁心底好，老想找个借

口接济接济那些吃不上、穿不上的穷人，就对王崇德说：  

“老弟，用人先用咱村人，找那些过不上日子的壮汉，一来肯卖

力，二来也给他挣口饭吃，记住！要是人手不够，再找那些逃荒要饭

的过路人，也给他都个吃饭的地儿。 ”  

“那是，那是，老兄就是心好，保你能活一百岁。不过，看皇历

明年没有春，不易动土，今冬一定得把口开了，要抓紧！ ”王崇德很

上心，说得段克仁老兄连连点头认可， ”你不说，我差点忘了，年前

就立春了，是得抓紧点。 ”  

也许看客根本就不相信，一个名冠中原的煤矿，就这样在不经意

中诞生了，这就是中国早期民族工商业的雏形，也正是资本主义发展

的萌芽，正是这些先行先知们，造就了中华民族的工矿业，给中国带

来了希望，历史不会忘记他们！  

第二章  机遇总给有心人  
当时，人们还不知道什么是煤，从哪儿能挖出来煤，该不是像挖

红窖那样吧？叫谁干谁不干，只有几个游手好闲的人跟了王崇德。他

接过了段克仁的银钱，也犹豫了一阵，但开弓没有回头箭，不管前头

是坑是崖，硬着头皮也得往前走。  

于是，他来到了干壕街，想在这哒试试，招几个人。  

干壕街原名兴隆镇，前清时就有了这个名，还有个故事。传说离

兴隆镇北边不远有座马头山，山上有座烘崖寺，寺院很大，僧人也多，

当家和尚却不行正，强暴民女，劫路掠财，无恶不作。村民马宝全之

姑被抢进寺院，糟踏致死，无人过问。马宝全含冤告状，从州到府，

一直告到省里，都因佛教盛行，无人理睬。百般无奈，马宝全只得进

京，拦轿喊冤，不料拦的正是乾隆爷的圣驾。于是，乾隆爷便微服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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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来到马头山，进入寺院，要见方丈，当家和尚见其相貌不凡，将

其扣在大钟之下待毙，被当晚轮值的小沙弥发现，心生恻隐，大发慈

悲，放乾隆下山而去。乾隆一路小跑，半夜间来到兴隆镇，又饥又渴，

欲找水解渴未果，连呼，”好干的一道壕呀！”忽见一豆腐作坊，便叩

门乞食。主人张点赶忙将热豆腐送给皇帝吃。乾隆解了饥渴，要来笔

墨，写下手偷，着张点速送西边十里的硖石驿点兵。张点以卖豆腐作

幌，把皇帝手谕送到驿尹手中，驿尹迅速领兵，连夜把烘崖寺围得水

泄不通。恶和尚见势不妙，率众僧拼死突围，乾隆遂降旨放火烧寺。

顿时，烘崖寺大火燃起，恶和尚等俱以丧命。之后，《乾隆火烧烘崖

寺》被编成戏剧，在这儿久演不衰，其中的一折《张点卖豆腐》成了

传统名戏。  

也是从那以后，兴隆镇便更名叫乾壕了，因今多用简化字，把 ”

乾 ”字作 ”干 ”字用，乾壕便作干壕了，干壕也成了方园几十里有名的

大码头，西去长安的官道从街中通过，绵延四五里，两边全是门面房，

很是繁荣，店铺一个接一个：箍漏锅钉秤的、打铁铺涨罗的、开饭铺

驿站的、开染坊卖布的、车马店赶脚的、高台戏子吹鼓手、剃头修脚

糊灯笼……三教九流，五花八门，要啥有啥，吃啥端啥。更该干壕人

发财的是，东来的马车要下一个长约半里的大坡，下了大坡走不多远，

又要下一个不大不小的土坡，才能走进街头小村——上圪瘩，此时车

的刮木（刹车棍）早己磨得发热要冒烟了，必须得停下来歇歇脚，吃

点饭，喂喂马，这就给上街的人带来了商机， ”住店不住店，先吃两

碗面，就能把钱赚，喂马不喂马，停车把钱花。 ”，如果是后半晌，

就一定得在这住下，否则，出了街往西，又是一个长约三里的大徒坡，

管叫你上不去就人困马乏，半途而废了。所以老赶车的都心如明镜，

不住上街，就得住下街的车马店，别无选择。从西向东的客商车马，

则要先下车壕村前的大坡，走过兴隆河，拐弯向东，才能进入干壕街，

住进街头的车马干店，次日方可过街，上坡东行。因此就有 “干壕街

两头翘，车到此地难跑掉 ”、“干壕街地不平，两头下雨当中晴 ”之说，

其缘故也就不用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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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人说，干壕街的风水好，北依尖顶山，南临兴隆河，东西高

而中间低，呈太师椅状，恰似一个聚宝盆地，财源广进，最富的莫大

于王家，应是这里的高门大户了，人丁也旺，仅一家院墙上的拴马石

就有六个之多，可见其派头，至今豪气犹存。第二大姓大概就属杜家

了，占据了上街的半壁河山，街东第一家之杜宅，院大房多，一靠给

向东的马车挂稍拉坡，坐挣脚力钱，且谁都不能不掏。不然你根本上

不去坡。何况杜家不但头牯壮实，赶牲口的本事也高，只要挂上他家

的牲口，主人打一个响鞭，“得！得！得！”几声大喊，那训练有素的

牲畜，便前腿扒，后腿蹬，一溜小跑，便把马车送上了大坡，石坡上

留下的是一个个马蹄印和车辙印，还有一个个马粪蛋蛋。老杜家和老

老杜家就是靠这发了家。何况人家还开有磨坊和车马店，在那个靠人

推磨的年代，老杜家用快牲口拉磨，脚打箩箩面，可谓是现代化了，

订购杜家小麦面的户家渐多，令人羡慕不已，纷纷效仿。  

今儿是个好天气，又是逢集，清早虽有一层薄雾，但人们知道一

定是好天，“早上下雨一天晴，大雾过后日头红 ”嘛，农家人谁都知道，

你看嘛，才半晌午，太阳就出来了，格外情朗，万里无云，北边的尖

顶山，南边的金鸡山，清晰可见，尽收眼底。麦苗已经出来了，绿生

生的，地边的柿子树上挂着红透的柿子，像一盏盏红灯笼，随风摆动，

摇摇欲坠。喳！喳！喳！几声响过，几只花喜鹊飞落在柿子树上，用

尖尖的嘴巴，叨吃着如密的柿子瓤，得意地跳跃着，和幢幢农舍里冒

出的缕缕青烟，组成了一幅农村风情画，很是耐看。  

王崇德心里有事，顾不上看这些早已看够了的风景，他拿着几张

招募告示，从街东贴到街西，每贴一张，跟前都围来一群人看热闹，

有的还叫他念给大伙听。留娃老先儿（王崇德的外号）却不肯，因他

好赖也当过教书先儿，脸皮薄，要面子，大有 ”不为五斗米折腰 ”的气

节，如今虽说无奈，但还是放不下架子，赶紧贴完后，来到街中的一

家饭铺，坐下和王掌柜说起闲活，守株待兔了。  

树起招兵旗，自有吃粮人。只因为这干壕是交通要道，东来的，

西往的，都得从这儿经过，何况大清朝那么大，水灾、旱灾、蝗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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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都有，逃荒要饭的不断头，啥时都有，那时谁都知道 “山东人闯

关东，河南人下陕西 ”的规律，那里地广人稀，好混日子，好找媳妇。  

可马二法却跟别人不一样，他是山东人，却要下陕西，昨天走了

一天，擦黑来到干壕街，住进李家干店歇脚。清早起来，他吃了几个

水煎包，喝了碗汤，背上行李刚出店门，就见墙上贴着着一张纸，上

面写着：  

招募启示  

为兴工商欲创办煤窑廖补国计民生之需特招募劳力多人愿者到

街中杜氏饭铺与王氏晤面  

光绪二十年十月吉日 ”  

他好歹识几个字，一看挺适合他的，便一溜小跑来到崇德面前，

深深打了一躬说：  

“请问：你是王崇德先生吗？ ”  

崇德老弟正吸着旱烟和王掌柜谝川（聊天）呢，眼前突然站了个

人，他回过神来一看，寻思，有人入套了，忙答： “在下正是，敢问

—”  

“本人不才，愿到你门下效力，不知可否？ ”马二法毕恭毕敬，斯

文地说。  

王崇德打量着脸前这个年轻人，二十来岁的样子，五尺五髙的个

子，也还壮实，略带老诚，还算沉稳，不是那号张张狂狂之人，还识

文断字的，很懂礼貌，材料不错，就有了好感，也很有礼貌地问：  

“请问先生何方人氏，缘何到此？ ”  

“我是山东兗州府人，家乡蝗虫成灾，颗粒不收，无奈出来寻碗

饭吃。 ”  

王崇德此时对开煤窑仍无十分把握，今天遇到一外地人，想必见

多识广，就旁敲侧击地发难道：  

“请问你对如今的变法有何高见，如何兴办工商？咱开煤窑算不

算兴办工商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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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连串的发问，使这个异乡人不知作何回答。但马二法老弟毕竟

是走了上千里路的游客，道听途说也略知时势，但弄不请眼前这位崇

德先生是不是维新派，革命党，不得不谨慎地反问：  

“你说呢？想必深知其理，很有见的，说来听听！ ”  

“我乃一介草民，不敢，不敢！不过大清朝也该变变了，不然老

受外侵所欺怎么行，国不强啊！ ”  

“高见，高见，那咱开窑挖煤，兴工强国不就对了！ ”马二法顺势

附和说， “大请国可是地大物博，何不自立自强呢！ ”  

一句话说到留娃老兄的心坎上了，他禁不住哈哈大笑：  

“所见略同，所见略同，老弟就畄下，咱携手兴工咋样？  

“但凭先生笑纳，我悉听尊便就是！ ”  

饭铺王掌柜听的如迷如痴，竟忘了倒茶，此时方呓怔过来，连忙

倒茶在碗内， “喝茶，喝茶！ ”  

于是，二人一拍即合，崇德招呼王掌柜，安排马二法住下，继续

招募劳工。  

两天来，应招的人还真不少，俩人从面试到口试，筛子筛，簸箕

簸，过了粗箩过细箩，终于选定了壮实本分的八个人，寓意为 ”发 ”，

我们权当叫他劳工，这在当时可是时髦名词。  

次日，畄娃返回山崖老家，向段老板克仁汇报了招募农民工情况。

克仁先生很是滿意。于是，为慎重计，两人盘算着日后这些农民工的

吃、住和工钱等一连串问题。段克仁是出资人，王崇德是合伙者，约

定段、王三七开，段占七成，王占三成，畄娃当总管，帐房先生由段

克仁兼任，当下就立了契约，各自保存，不得反悔，并聘马二法为监

工。  

崇德拿不出钱来，商定由日后的薪水相抵，抵足为止。此后，两

人坐着段老五的马车来到干壕街，安排农民工暂住在王掌柜店内，包

吃包住，先赊后还，王掌柜一一应允，并暗暗为这新的商机感到高兴。  

一切准备就绪，克仁叫崇德看个好，择日开工。王崇德掐指一算：  

光绪二十年十月，庚子日，大吉，易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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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哪儿动土？去段木洼！南洼出过煤，段木洼也是洼，是不是

带洼的地方都有煤？  

对，就去段木洼！先碰碰运气（没有地质资料，只能如此），段

木洼从干壕往北约三里，正在尖顶山下的一个洼地里，一条小溪在洼

里流过，是个有山有水的好地方，崇德老弟和马二法这看看，那瞅瞅，

选了一个背后是崖，石头发黑的地方，拾根木棍在崖根划了个圈

说 :“开工！ ”  

于是，一挂千头鞭放过，崇德老弟挖了第一锨，就算是奠基仪式

了。  

有了第一锨，就有第二锨，第三锨……像是原始时代老祖先在给

自已挖洞穴，也像是后来人们在给自已打窑洞住，抡起橛头握住锨，

叮叮当当，干个不停，到天黑收工，才挖了丈把深。  

丈把深就不错了，再往深处挖，问题就多了，往哪儿挖？直挖还

是向下挖？挖深了，黑古隆洞的，用啥来照亮，再说里边不通气，那

可比红暮窖危险多了，弄不好要憋死人的。王崇德把大伙召集到工棚

下边，将这些难处摆出来，叫大伙说说该咋办？  

你还别说，还是识字人厉害，多喝几年墨水，知道的也多，你听

马二法怎么说：  

“人的鼻子就有两个孔，只有一个孔，换不过气来，咱也得像鼻

子一样，挖两个洞，并着挖，出气的问题不就解诀了！ ”  

大伙一听，是这个理（现在的煤矿都有主井和副井），立时茅塞

顿开，用油灯照亮，沿着青石往下挖的点子都出来了，在缺乏知识，

科学欠发达的年代，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只能停畄在想象阶段，这也许

就是文明的起源。  

不曾想却歪打正着，鬼使神差，没挖多深，果然挖出了黑乎乎的

碳块，难道这就是煤？没见过，试试看。于是。就有人架起柴禾点着，

再把那碳块放进火里，只等一支烟功夫过后，那碳块便熊熊燃烧起来，

还直冒油，。这下可把挖碳人髙兴死了，蹦着高高喊： ”出煤了，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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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了，老天爷长眼照顾咱！ ”山洼里一片欢呼声（也不知卖炭翁的作

者见没见过这种场面）。  

工于心计的马二，早叫人去卖了鞭炮，噼噼叭叭放起来，寂静的

山洼顿时欢呼起来，连树上的花喜鹊也欢快地喳喳叫个不停，这也许

就是劳动创造了世界的一例，或许是命运（机遇）所使然。物质也改

变着人的观念。  

第三章  庸人也害红眼病  
段木洼的煤窑出煤啦的消息不胫而走，像大风吹鸡毛一样，传遍

了十里八乡。  

最先知道的当然是干壕街了，近水楼台先得月嘛。王掌柜捷足先

登，占了个先，饭铺前堆了堆煤块，做饭、炒菜那可真叫快。吃饭的、

住店的纷至沓来，图看稀罕，生意火得很。  

“山里猴，不敢引头 ”，没多久，卖煤的便蜂涌而至，把一条小路

挤得摩肩接踵，排起了长队。  

现在卖煤论吨，可那时卖煤论斤，一杆大秤，顶多能搭二、三百

斤，还得两人抬，一人掌秤，一人记账，麻烦着呢。没办法，生产力、

生产关系不发达，也阻碍社会的发展不是。  

这且不说，煤不够卖是大事，不几天，一堆煤便卖光了，出现了

销大于产的现象，近处的还好，先回去，晚几天有煤了再来；远处的

就不好办了，得住在窑场里，吃干粮，喝凉水等煤！。  

段老板和王老弟着急了，老兄赶紧顾人搭起大棚，垒起灶台，支

起大锅，给住下买煤的做饭吃，口粮从窑上出，不掏钱，还管吃饱。

王崇德把又添的劳工安排好，一看段掌柜的做法，就把脸吊起来了： 

“老兄，你这不行，这么多人，卖煤的钱还不够他都吃哩！ ”  

天天这多人吃版，够闹，心的。哼！闹心的还在后边呢。那窑下

没有风，热得透不过气来，光着身子还流汗，窑工们个个气喘吁吁，

慢腾腾地把煤运上来，就一屁股坐那歇起来，撵都撵不下去，严重影

响着产煤量，你说闹心不闹心？王崇德没门了，只好去找马二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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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二上过几年私学，比别人多喝几年墨水，因为家里穷，不能一

直供他读书学而优则仕，便早早回家参加了劳动。  

却说这兗州地界也是产煤的风水宝地，打井挖煤的也多，马二的

本家哥哥马振法是煤窑上的掌柜，就走了后门，下井挖煤当监工了。

只是那里的煤埋得深，窑也深，人下去跟埋了一样，总觉着不安全，

加上家乡老闹蝗灾，便辞了工作，把父母交待给哥哥照管，独自一人

出远门闯天下。那时的人都迷信，出门都要卜卦，选个好日子。算命

先生告诉他，三、六、九，出门走，吉日即可动身，出门一直向西行

可发财。马二背起行李，一路风尘仆仆，晓行夜宿，来到这陕州地界

干壕街。要说也够顺的，刚来便找到了工作，且是自己干过的老本行，

便想好好干一番事业来。不想掌柜不懂行，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

孬一个样，人家好赖也是个领导干部，却干来干去不挣钱，心里就不

平衡了，这不闹情绪了不是。要说人心是无尽的，有点 ”欲 ”也是常理，

宋代的大理学家朱熹老先生不是把世事概括为 “理 ”、欲 ”二字吗，不

知对不对，却也影响了几代几辈人。人家二法也是念过书的，还不知

道这个理？  

崇德老弟急得来回转，马二却跟没事儿似的，就是不吭气，故意

难为人。其实，崇德老弟也知道马二是念过书的人，能帮他出主意，

更清楚 “物质刺激 ”比啥都管用，该出手时就出手，钱要用到火候上。

他一把将马二拉到一边，悄悄说：  

“帮老哥出出主意，哥不会亏待你，给—”说着就掏出一把制钱塞

给马二， “放心，事成之后我再给你添。 ” 

马二故意推辞说： “你这不是打我的脸哩，都是自己弟兄，谁跟

谁呀！不能，不—”  

“嫌少不是，装住！别叫哥烦心。 ”崇德说。  

马二佯装无奈，揣起制钱，一屁股坐到地上，双手抱住头，显得

很作难的样子。其实他心里早有了主意，故意卖关子不是，读书人就

是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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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会儿，他站起来，慢騰腾来到大棚下，对几个吃闲饭等煤

的人说； “大伙帮帮忙，去搬些石头过来，运到小窑口，垒个门。 ”  

几个人一听叫干活，都争着干，因为住这吃闲饭，早就不好意思

了，也好趁机表达表达对段掌柜的感谢之情。于是，经过挑拣的，有

棱有角的石头很快搬了一堆。只见马二用石头把窑口垒成了一个方方

的口字型，又在口的上边压了一根横木，然后用和好的黄泥糊得严严

实实。  

崇德老弟到这时还看不出门道，寻思说，这窑口越发小了，风进

不去，下边不是更热了，这法儿怕不行吧！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

不奇怪。  

说活不及，马二就把一块与窑口一般大的老粗布，钉在一个木框

上，再把木框钉到窑口的横木上，做成了一个布门帘。门帘下边拴了

一根麻绳，往上穿过头顶的铁环内，马二一边上下拉动门帘，一边解

释说：  

“我给这起名叫打风机，它的用处是像扇子一样，向窑下扇风，

只要不停地一拉一松，那气儿就被压了进去，这边进风，那边出风，

下边不就凉快了。 ”  

这应该是采煤史上的技术革命，只是那时还不兴申请专利。  

果然，只一会儿，主窑口便冒出了热气，下边也不热了，劳工们

一趟一趟往上运煤，身不冒汗气不喘，再也不用怕热歇着了。  

煤出得多了，住下等煤的人也高兴地走了，只是洛宁来的那个大

个子老李被留了下来，作了打风工，直把他髙兴地合不住嘴。  

更髙兴的还是二掌柜崇德，卖煤钱大把大把地进了柜，他也多分

了一份，马二也因此多挣了不少钱，托人捎回家孝顺父母了，暂且按

下不提。  

且说这人嘛，还真有毛病，总喜欢模仿，老丈人死了哭爹—随大

流，跟着学，人家咋着咱咋着，走别人走过的路，保验掉不到沟里。

其实不然，因为命运这玩艺有时也会捉弄人，不信你往下看。  

15



离干壕街不远有个叫赵能的，人机灵，小聪明，别看个子不髙，

是个小能豆，鬼点子多。有一次他和李麦升打睹，说你上到树上，我

喊三声你必下来。那李麦升生来好抬杠，硬是不服气地说： “我就是

不下来，看你能把我咋着？ ”赵能说，“你要能不下来，我输你一串钱。”

李麦升说好！就哧溜哧溜地爬到了树上，坐在树杈上一动不动。赵能

喊，“麦升，你下来！ ”麦升不动；赵能又喊，麦升还是不动。但他没

想到赵能竟说：“{剩下那一声我不喊了，你等着吧，我明天再来喊你！”

起身就走了。麦升才知上当，拗不过，只好自己下来了，为这还输了

钱，你说赵能鬼不鬼？  

鬼赵能见段老五（段克仁排行老五）开煤窑发了财，就找自己家

的亲戚合伙，也想开煤窑。可这位老兄虽有雄心壮志，但智商不髙，

很多事弄不成，为了请髙人相助，他也去了干壕街，在来往的人群中

广招人才，可应聘的却不多，经过筛选，有才能的更没有。因为那时

挖窑采煤，属于新兴学科，他不懂，别人也不懂，招来的都是些混混，

就领着到段木洼开起了煤窑。  

可开煤窑不像种庄稼，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着咱咋着。煤埋

在地里头，看不见，摸不着，他又不懂科学（那时都不懂），完全是

走钢丝，撞运气，你赵能再能，也能不过窑神爷。于是，他就偷偷地

混进买煤的人群中当探子，偷学开煤窑的方法。人家靠崖开步窑，他

也靠崖开步窑；人家开俩窑口，他也开俩窑口，照胡芦画瓢，还给他

的窑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立发煤窑。  

但窑也挖得够深了，钱也花光了，就是不见煤，弄得他进也不是 .，

退也不是，骑虎难下无法儿。他一想，不敢弄了，得赶快卖了（转让

出去），别越赔越多，拔不出腿来。可有人说，不能卖，弄不好明天

就能见煤，但谁又敢打保票。于是，他合计了一下，把价码抬得髙髙

的，心想少赔点算了。  

王崇德老弟听说了，就拉着马二一路去，行了，就买下，不中，

就拉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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